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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欧盟教育政策是欧盟整个政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主要体现在欧盟发布的一系列

基础性条约和教育政策文件之中。从欧盟教育政策在欧盟整个政策体系中的地位而言,欧盟教育政策经历了

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即1957年至1985年的初步发展阶段、1986年至2000年的拓展与深化发展阶段和

2001年至今的整合与完善阶段。从政策所涉及的内容而言,主要包括职业教育与培训和高等教育政策,但也

涉及基础教育和教师教育方面的政策。当前,欧盟教育政策的发展已经进入全面治理阶段,呈现出四个方面

的发展走向,即追求政治认同、兼顾质量和效率、消弭发展差异、推进终身学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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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是欧洲联盟(EuropeanUnion)的简称,历经7次扩容之后成为一个包括28个成员国的超

级国家联合体,是一个极具特色的区域性一体化组织。为了改善教育质量、提升就业能力、促进欧

洲一体化,欧盟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教育政策,开发了苏格拉底计划、达芬奇计划、田普斯计划、博洛

尼亚进程、伊拉斯谟计划、终身教育整体计划等一系列教育项目。这些教育政策和计划框架既体现

了教育与政治经济协同发展的基本规律,也反映了教育对政治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促进作用。这些

政策措施对于引导欧盟成员国的教育改革、提升欧盟整体教育竞争实力、促进“欧洲维度的教育”产
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拟从梳理政策文本、总结发展阶段、分析基本内容和探讨发展趋势4个

方面,分别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分析和探讨欧盟教育政策的形成过程、发展特征和变革走向。

一、欧盟教育政策的主要文本

通过梳理欧盟出台的涉及教育政策的主要文本,不仅有助于把握欧盟教育政策研究的原始素

材,而且有助于清晰了解欧盟教育政策的演变过程。从欧盟出台的政策文件来看,涉及教育政策的

文本主要包括基础性条约和教育政策文件两大部分。
(一)基础性条约

基础性条约是欧盟相关成员国签署的主要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条约,虽然涉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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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内容相对比较少,但这些基础性条约却为欧盟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法律依据,从中亦可以

窥探教育政策形成的背景和产生的依据。

1951年,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6个煤钢共同体创始国签署了《欧洲

煤钢共同体条约》,即《巴黎条约》,旨在控制战略物资,并在有限的经济领域实现深层次的统一。虽

然该条约并不是针对教育领域,但在第三章第56条中针对因共同体引进新的技术工艺等造成剩余

劳动力重新就业困难等问题,提出高级机构应根据有关政策请求采取“给予一项无偿援助,以用作

为专业工人的职业重新教育提供资金”等条款,这不仅体现了共同体经济发展与职业教育的紧密联

系,而且表现了共同体从一开始对职业培训重要性的认识。因而,这一条约对于欧盟的职业教育与

培训政策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1957年,欧洲煤钢共同体6个成员国共同签署《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EEC)和《欧洲原子能

共同体条约》(EURATOM)。这两个条约于1958年1月1日正式生效,合称《罗马条约》(Treatyof
Rome)。他们试图通过创建共同市场和在协调各成员国的经济政策过程中,促进各国在经济领域

中的合作,以在共同体成员国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条约明确提出了为设立共同的职业教育

与培训政策制定的10条基本原则,并作出了“给所有人提供接受适当培训的机会,以使其能够自由

选择工作和工作地点并达到更高层次的就业”的承诺。该条约不仅是欧洲一体化的早期条约,是欧

盟包括教育政策制定需要遵循的基础性文件,而且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对职业教育培训及相应措施

作出要求,因此,该条约通常被视为欧盟致力于教育治理的真正开端,为欧盟制定具体的职业教育

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1963年,欧盟根据《罗马条约》确定了共同的职业教育政策,包括:(1)为保

障合理的职业教育创造条件;(2)建立职业教育和经济领域之间的紧密联系;(3)不断参与职业咨询

和职业启蒙以提升劳动力数量与质量;(4)参与国之间保持信息搜集、传递和交换的透明性;(5)保
持从职前教育到在职教育的调整;(6)对在职教育水平进行调整;(7)对共同的职业教育政策措施提

供共同的经费资助[1]。

1986年,欧共体12个成员国分别在卢森堡和海牙举行的外长会议上签署了《单一欧洲法令》
(TheSingleEuropeAct,SEA),决心将成员国的总体关系转变为一个欧洲联盟,并通过拓展共同

政策和追求新的目标以改善经济和社会状况,通过使共同体各机构在维护共同体利益的前提下行

使各自权力,以保证共同体更加稳定地运转。《单一欧洲法令》作为重要的基础性文件,不仅进一步

推动了欧洲政治一体化,而且确立了教育在欧共体科技与人力资源技能和潜能开发方面的作用,使
欧盟将发展科技和开发人力资源作为一项核心的教育政策目标。从教育政策层面,不仅对拓展和

细化职业教育与培训提出了要求,还进一步提出“鼓励企业、大学和研究中心的研究和技术开发活

动,支持企业、大学和研究中心在相互合作方面作出努力”,从而对高等教育合作方面提出了明确规

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单一欧洲法令》明确提出教育不再是欧洲一体化的副产品,而是其功能性

前提,从而保证了教育政策在整个欧盟政策体系中的重要性,教育政策也由此从边缘迈向中心,开
始成为欧盟整个政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2年签署的《欧洲联盟条约》,将欧洲的整体安全明确为欧盟特定目标,这不仅促使欧盟朝

着政治一体化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而且使欧盟教育政策具备了新的法律基础。该条约在有关社

会及教育等领域的政策部分,进一步明确共同体行动的目标在于“欧洲教育事业”,并规定欧盟成员

国需要加强对欧洲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与传播,维持和保护欧洲意义上的文化遗产,推进非贸易性的

文化交流,从而为制定“欧洲维度的教育”相关政策提供了依据。此外,该条约不仅对职业教育与培

训进行了规定,而且还第一次对普通教育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一方面,欧盟在职业教育领域的权限

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另一方面,欧盟开启了在普通教育领域支持和补充成员国的行动,并鼓励成

员国之间加强合作,从而为欧盟教育政策体系融入了新的内容。作为修改性条约,1997年的《阿姆

斯特丹条约》再次重申欧盟的目标之一是在国际舞台上显示欧洲联盟身份,通过实行欧洲联盟公民



身份制度,加强对各成员国国民权利的保护。欧盟教育政策目标也随之发生了重大转变:以推进

“欧洲维度的教育”为抓手,实现政治及文化意义上的“欧洲认同”。

2009年生效的《里斯本条约》(TreatyofLisbon)是欧盟起着宪法作用的政策。该条约对欧盟

的教育行动作了原则性规定,提出了欧盟教育行动基本准则、教育行动目的、教育行动途径和方法。
该条约进一步推进了欧洲一体化非常重要的机构与机制改革,从而开启了欧洲一体化的新征程,也
为欧盟介入教育领域提供了新的法律基础,使欧盟教育政策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虽然根据该

条约,欧盟在教育领域的权限重点是“支持、协调与补充”,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欧盟教育政策不仅

延续了过去对职业教育与培训、高等教育的重点关注,而且将教育政策的范围进一步拓展到基础教

育,并出台了将各阶段教育整合、统一的终身学习计划方案,欧盟教育政策变得更加灵活而系统。
(二)教育政策文件

欧盟发布的教育政策文件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教师教育、基础教育等领域,其中,涉及职

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的政策文件最多。

1973年的《关于共同体的教育政策》(ForaCommunityPolicyinEducation),即《詹尼报告》,
提出“教育合作计划在反映共同体经济与社会政策渐进性融合的同时,必须适应教育领域特定的目

标和要求”,强调在职业教育与培训和普通教育之间建立紧密联系。1976年的《教育行动计划方

案》提出了青年人失业问题以及解决失业和提高就业的教育政策措施,以实现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

质量。1983年的《所罗门宣言》(SolomonDeclaration)提出将“欧洲认同”扩展到文化领域,以把共

同的文化遗产有意识地确定为欧洲认同的一个因素。“欧洲认同”的确立,对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

施产生了重要影响。1993年的《欧洲维度的教育绿皮书》(GreenPaperonEuropeanDimensionof
Education)具体提出了4项政策以突出教育的“欧洲维度”,即:强化青少年对欧盟的认同感,引导

欧洲人参与欧盟的经济及社会发展,帮助欧洲人了解欧盟为其拓展的更大的经济及社会发展优势

空间并学习如何应对挑战,增进欧洲人对欧盟及成员国的历史、文化、经济及社会层面的相互认识,
并进一步认识欧盟成员国与其他区域或国家合作的意义[2]。1996年的《教学与学习———走向学习

社会》(TeachingandLearning———TowardstheLearningSociety)白皮书,在教育与就业方面提出

五大目标,即:鼓励获得新知识,密切学校与企业的联系,消除偏见和排外,精通三门语言和平衡资

本投入与培训投入[3]。1999年的《博洛尼亚宣言》(TheBolognaDeclaration)正式开启了“博洛尼

亚进程”,提出未来10年欧洲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即到2010年建成“欧洲高等教育区”,并
明确了实现这一目标的6项具体实施意见:建立容易理解以及可以比较的学位体系;建立本科和硕

士为基础的高等教育体系;建立欧洲统一的学分体系;促进学生、教师、学术人员及行政人员的流

动;保障欧洲高等教育的质量;促进高等教育领域必要的“欧洲维度”。2004年的《关于欧盟职业教

育与培训未来优先发展领域的决议》(DraftConclusionontheFuturePrioritiesofEnhancedEuro-
peanCooperationinVET)从国家和欧盟两个层面分别提出未来职业教育与培训优先发展的领域。

此外,涉及欧盟教育的政策文件还有:1970年的《达维尼翁报告》(TheDavignonReport)、《维
尔纳报告》(WernerReport),1976年的《教育行动计划方案》(EducationActionProgram),1991年

的《高等教育备忘录》(MemorandaonHigherEducation),1997年的《里斯本公约》(LisbonConven-
tion),1998年的《索邦宣言》(SorbonneDeclaration),2000年的《学校教育质量框架:16项标准》
(TheQualityofSchoolEducation:SixteenQualityIndicators),2001年的《学校教育质量欧洲合作

框架》(EuropeanCooperationinQualityEvaluationinSchoolEducation),2002年的《哥本哈根宣

言》(CopenhagenDeclaration),2004年的《马斯特里赫特公报》(MaastriehtCommunique)、《欧洲职

业教育与培训质量保证参考框架》(EuropeanQualityAssuranceReferenceFrameworkforVoca-
tionalEducationandTraining),2005年的《欧洲教师能力及资格的共同原则》(CommonEuropean
PrinciplesforTeacherCompetencesandQualifications),2006年的《赫尔辛基公报》(HelsinkiCom-



munique),2007年的《欧盟理事会及成员国政府代表就2007年11月15日举行的提升教师教育质

量会议的决议》(ConclusionsoftheCouncilandoftheRepresentativesoftheGovernmentsofthe
MemberStates,meetingwithintheCouncilof15November2007,onimprovingthequalityof
teachereducation),2008年的《波尔多公报》(theBordeauxCommuniqué)、《欧盟高等教育管理:政
策、资金、学者与结构》(HigherEducationGovernanceinEuropePolicies,structures,fundingand
academicstaff),2009年的《欧洲共同质量保证框架》(CommonQualityAssuranceFramework-
CQAF)、《欧盟关于性别与教育报告》(Genderandeducation-Lessonsfromresearchforpolicymak-
ers)、《关于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专业发展的教育理事会决定》(Councilconclusionsof26Novem-
ber2009ontheprofessionaldevelopmentofteachersandschoolleaders),2010年的《多样的体制与

共同目标:2010年欧洲教育与培训规划》《为新教师提供连贯系统的入职教育:政策制定指南》(De-
velopingcoherentandsystem-wideinductionprogrammesforbeginningteachers:ahandbookfor
policymakers),等等。这些政策文件对欧盟教育发展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和要求,成为欧盟教

育政策的组成部分,对于欧盟教育政策的完善与实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而也是了解和把握欧盟

教育政策的重要内容。

二、欧盟教育政策的发展阶段

欧盟教育政策萌芽于战后初期。战后欧洲各国在致力于经济恢复和重建的过程中,在教育领

域也采取了一些共同或类似的措施,特别是重点发展职业教育与培训以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对于欧

盟早期教育政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1957年,《罗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欧盟教育政策的缘

起,其后经历了若干的发展阶段,欧盟教育政策在整个欧盟政策体系中的地位也逐步由最初的边

缘、附属转变为中心,并成为欧盟实现欧洲治理的核心内容之一。
(一)欧盟教育政策发展阶段的不同观点

关于欧盟教育政策的发展阶段,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正是由于研究者

的研究视角不同,从而形成了发展阶段的不同划分标准。比如:有学者从政策目标的视角,有学者

从政策功能的维度,还有学者以政策与终身教育理念及实践的关系变迁为标准,等等。从总体上

说,主要有“三阶段论”和“四阶段论”两种观点。

2005年,简和莎拉(Jean-EmilleCharlier&SarahCroche)在《欧洲教育》(EuropeanEducation)
杂志上发表的《欧洲一体化是如何在教育计划和政策领域侵蚀国家控制的》(HowEuropeanInte-
grationisErodingNationalControloverEducationalPlanningandPolicy)一文中提出了“三阶段

论”,他们认为,欧盟教育政策发展大致经历了“走向共同政策”阶段(1957-1985年)、“政治—司法

约束松动”阶段(1985-2000年)和“巩固阶段”(2000年以后)3个发展时期[4]。2006年,艾尔

特·休伯特(Ertl· Hubert)在《欧洲教育》上也发表了一篇题为《欧盟教育及培训政策:里斯本条约

是转折点?》(EuropeanUnionPoliciesinEducationandTraining:theLisbonAgendaAsaTurning
Point?)的文章,该文把欧盟教育政策的发展划分为前“马约”时期(StagebeforetheMaastricht
Treaty)、后“马约”时期(StageaftertheMaastrichtTreaty)和里斯本时期(StageofLisbonTreaty)

3个发展时期[5]。其他一些学者,如亚历山大(AlexandraDehmel)、沃肯霍斯特(HeikoWalken-
horst)等人也坚持欧盟教育政策发展的“三阶段论”。

安德斯(AndersJ.Hinge)在2001年发表的研究报告《教育政策与欧洲治理:对欧洲各管理机

构的贡献》(EducationPoliciesandEuropeanGovernance:ContributiontotheInnterserviceGroups
onEuropeanGovernance)中,把欧盟教育政策的发展划分为4个阶段,即:1971至1992年为第一

阶段,主要是在共同体教育计划的基础上建立欧洲合作(BuildingupEuropeanco-operationbased
oncommunityactionprogrammes);1993至1996年为第二阶段,主要是迎接挑战并向前发展(I-



dentifyingchallengesandwaysforward);1997至1999年为第三阶段,主要是使教育成为欧盟政策

体系中的主流(MainstreamingEducationinCommunityPolicies);2000年以后为第四阶段,主要是

在建立国家教育体系的共同目标(CommonObjectivesforNationalEducationalSystems)基础上构

建欧洲教育区。卢斯(LucePepin)则在2007年的《欧盟教育与培训合作的历史:终身教育如何成

为战略目标》(TheHistoryofEUCooperationintheFieldofEducationandTraining:HowLife-
longLearningBecameAStrategicObjective)中,把欧盟教育政策的发展划分为如下4个阶段,即:
前历史阶段(1957-1971年)、教育合作的奠基阶段(1971-1992年)、紧密的教育与培训合作阶段

(1992-2000年)和从口号到行动的实施阶段(2000-2006年)。还有一些学者,如德唯(Dewe)、韦
伯(Weber)、李晓强和苑大勇等,也坚持欧盟教育政策发展的“四阶段论”。

(二)欧盟教育政策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

从欧盟教育政策在欧盟整个政策体系中的地位而言,欧盟教育政策从1957年《罗马条约》开始

至今,主要经历了3个主要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57年到1985年是欧盟教育政策的初步发展

阶段,教育政策附属于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处于欧盟政策体系的边缘;第二阶段从1986年到

2000年是欧盟教育政策的拓展与深化发展阶段,教育政策从政策边缘走向政策中心,成为欧盟政

策体系中的重要内容;第三阶段从2001年至今是欧盟教育政策的整合与完善阶段,教育政策成为

欧盟政策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而且教育政策全面融入到各成员国的教育活动之中,成为欧洲治理

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欧盟教育政策的初步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福利型国家体制不断完善以及欧洲

一体化曲折前进是该阶段欧盟教育政策的社会背景。这一时期欧盟教育政策的标志性事件是

1957年《罗马条约》的签订,突破性进展是1976年发布的《詹尼报告》提出兼顾职业教育与培训和

普通教育。这一时期的主要教育政策包括保障和发展职业教育与培训、加强成员国之间的教育合

作、促进职业教育与培训和普通教育的相互融合3个方面。这些政策措施起到了帮助成员国摆脱

经济危机并制定本国职业教育政策、将“行动计划”作为政策实施的主要模式和明确普通教育的重

要价值的作用。同时也呈现出3个基本特征,即:注重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追求多样发展的政策

内容、初显欧洲认同的核心观念。
在欧盟教育政策的拓展与深化阶段,欧洲一体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影响加大、知识经济兴起

等成为影响欧盟教育政策发展的主要动因。这一时期欧盟教育政策的标志性事件是1986年《单一

欧洲法令》的产生,突破性进展是1992年《欧洲联盟条约》对欧洲联盟合法性的确立。受其影响,这
一时期欧盟确立了教育发展以“欧洲认同”为目标落实教育的“欧洲维度”、职业教育与培训重在拓

展与细化、高等教育突出跨国合作与流动等主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成员国教育决策、提升

了欧洲工业的竞争力、扩大了欧洲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改变了欧洲大学校际合作的管理模式和促

进了欧洲身份认同。此阶段的欧盟教育政策凸显出政策目标侧重于政治服务、政策执行逐步规范

化、政策内容关注教育质量等特征。

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同时受欧盟内部政治与经济一体化危机的双

重影响,欧盟教育政策进入整合与完善阶段。这一时期欧盟教育政策的标志性事件是2000年《里
斯本战略》和2001年《实现终身学习的欧洲》的出台,突破性进展是2002年出台的《欧洲教育与培

训发展战略2010》和2010年通过的《欧洲教育与培训合作战略框架2020》将终身学习政策一体化。
这一时期,欧盟主要关注职业教育一体化、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品质化、基础教育优质化和教师教育

标准化,在引领国际区域教育合作的理念与实践的同时,也加强了与成员国教育活动的深度融合。
其政策特征具体表现为:政策目标欧洲化、政策内容综合化、政策实施强势化。

欧盟教育政策的产生与发展决非偶然,而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推动。全球化理论、区域发展

理论、经济理性主义理论和身份认同理论为欧盟干预教育事务、制定和发展教育政策提供了理论基



础。而欧洲一体化的愿景、欧盟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发展的竞争、欧洲一体化诉求与成员国利益的

磨合与协调、欧盟内部教育发展不均衡等因素,均对欧盟教育政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欧盟教育政策的基本内容

欧盟教育政策主要包含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高等教育政策、基础教育政策及教师教育政策等

方面。出于经济发展的需求,职业教育与培训始终是欧盟教育政策重点关注的领域,因此,职业教

育与培训政策不仅是欧盟最早干预的教育政策领域,而且也是发展得最为成熟和完善的政策领域。
(一)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

职业教育与培训一直是欧盟教育政策的重点领域和核心内容,其最初的政策目标是发展经济、
提高就业,后来逐步转变为稳定社会、提升认同意识。进入21世纪以后,为适应欧盟经济发展由

“资源驱动”向“知识驱动”转变的需要,欧盟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建设,建立职业教育与

培训的政策机制。一方面,欧盟围绕里斯本战略的实施,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政

策和实施计划,积极倡导成员国之间教育的深度合作与交流;另一方面,欧盟将“开放式协调机制”
引入到职业教育与培训领域,推进“哥本哈根进程”的落实,以推动和促进欧盟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一

体化。
欧盟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可以划分为3个相互独立但又密切联系的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

到60年代末是建立关税同盟阶段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在这个发展阶段,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

主要体现在相关条约的规定中,还不完全具备严格的政策属性,但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是最早受到

关注的教育政策,涉及有关职业教育与培训领域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开启了欧共体在职业教育与培

训领域的发展步伐。20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是建立共同市场和经货同盟阶段的职业教育

与培训政策,在这个发展阶段,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已逐步成熟,主要表现在建立共同体的职业资

格互认制度、提供教育与培训政策配套服务、推出独立的教育与培训项目3个方面。从20世纪90
年代末期开始,欧盟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进入到建立政治同盟阶段,欧盟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在延

续上一阶段政策的同时,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形成了新的发展,主要体现在规定职业教育行动

的目标和实施原则、建立职业教育与培训推动机制以及整合各类教育并推出综合性计划等方面。
特别是在哥本哈根进程的政策目标框架下,欧盟从2002年到2010年,在职业教育与培训领域进一

步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推进欧洲职业资格框架、欧洲职业教育学分转换体系、欧洲通行证等基本的

政策工具,在促进公民自由流动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提高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吸引力、提升职业教

育与培训的质量、建立职业教育与培训经费保障机制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教育政策,这些新的

政策促进了欧盟政策和国家政策的衔接,提高了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影响力,推动了职业教育与培训

的新发展。
(二)高等教育政策

为了增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欧盟特别重视成员国之间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密切合作,
先后出台了各种公约、决议、条约、行动计划等政策文本,企图在欧盟成员国内部创造一个无障碍的

高等教育区域。因此,欧盟高等教育政策是欧盟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欧盟高等教育一

体化和促进欧盟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合作与交流的制度保障。
从欧盟高等教育政策的发展过程而言,最初旨在消除国际间的对立、促进经济的增长,而后则

转向适应市场经济需求和知识经济社会转型以及培养欧洲认同的价值观。随着全球化趋势和国际

间竞争的加剧,欧盟更加致力于加强国家之间的教育合作,努力构建欧洲高等教育区(European
HigherEducationArea,EHEA),从而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欧盟推出的各种高等教育政策虽各

有侧重,但主要是围绕3个方面进行的。(1)促进人员的跨国流动。欧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

始,便推出了多个欧洲国家之间的大型教育交流计划。从流动目的看,包括学习、访问和研究3类



跨国流动;从参与对象看,包括学生、教师和教职工3类人群的流动项目。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欧盟

以实施大学生流动计划为主要手段促进学生的跨国流动。如苏格拉底计划(SOCRATES)、英国的

国际大学生实习交流协会(theInternationalAssociationfortheExchangeofStudentsforTechni-
calExperience,LAESTE)组织的学生流动计划、英国文化协会之下的语言助手计划(theLanguage
Assistant)以及一些大学组织的交换生计划等,其中又以苏格拉底计划影响最大。除制定大学生流

动计划外,欧盟还在伊拉斯谟计划(ERASMUS)中引入欧洲学分转移与积累系统(ECTS),以解决

流动大学生学业不能被受访大学承认的难题。(2)建立二层级制(two-cyclessystem)的学士与硕

士教育体制。这一体制最早是在1998年的《索邦宣言》(SorbonneDeclaration)中提出的,建议各国

的高等教育建构大学部与研究所两个层次的教学体系,大学部的课程可力求多样化,而且包括科学

整合的学程设计,而研究所阶段的学习,硕士学位的修业年限可较短,博士学位的修业年限可较长,
这样可以促成各国在学业领域互相认可高等教育的资格和学分。后来的《博洛尼亚宣言》(Bologna
Declaration)和《柏林公报》(BerlinCommunique)进一步肯定了这一体制,并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
(3)建立欧洲学分转换累积制度。欧洲学分转换累积制度(TheEuropeanCreditTransferandAc-
cumulationSystem,ECTS)是帮助设计、描述和传递学习项目和授予学生高等教育资格的一项工

具。该工具与以成绩结果为导向的资格框架一起,使学习项目更加透明、充分,更有利于对学习资

格的认定。这一制度使欧洲高等教育具有可比性,使高等教育的教学更具透明性,从而促进所有学

习的认可、学习经历的转换和学生的流动。
(三)基础教育政策

欧盟对基础教育的关注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欧洲一体化之初的欧共体时代,欧共体对基础

教育领域是不干预的。随着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欧共体开始注意到基础教育的价值,
逐渐推行基础教育相关政策。直至欧盟成立,欧共体对基础教育的干预始终处于“权限不清,权力

不明”的状态,因此,在21世纪以前,欧盟没有出台直接涉及基础教育的政策。新世纪以后,伴随终

身学习思想的深刻影响,欧盟从政策和实践两个方面强化了对基础教育的关照。由于基础教育更

多地涉及国家主权问题,因而,欧盟不可能像一个主权国家那样对欧洲层面的基础教育制定和实施

强制性的政策,而主要是通过两种较为间接和非强制性的手段来促进基础教育领域的合作与发展:
一是与成员国密切合作,推进和改善基础教育政策的信息共享,鼓励政策实践的经验交流;二是通

过苏格拉底计划、夸美纽斯计划,以经费资助的方式促进学校间的交流、学校的发展以及教师的

培训。
欧盟基础教育政策的内容主要是通过一系列条约和政策文件来体现的,如《马斯特里赫特条

约》《里斯本条约》《欧盟基本权利宪章》《里斯本战略》《欧盟2020战略》《学校教育质量框架》《学校

教育质量欧洲合作框架》等,其基础教育政策的实施也主要依托夸美纽斯计划来实现,该计划主要

包括流动项目、伙伴关系项目、多边项目及网络项目等几类项目。通过实施基础教育政策,欧洲区

域教育领域的欧洲维度有所增强,在促进教育公平的同时提升了教育质量,在客观上扩大了欧盟对

基础教育的干预力度、推进了欧盟成员国的基础教育,同时为全球化及区域化的教育问题提供了可

参考的范例。
(四)教师教育政策

与基础教育相同的是,由于教师教育这一领域关涉欧盟成员国教育主权的程度相对较高,所以

欧盟自成立之时到2000年的这段时间内,参与的教师教育事务相对有限,制定的教师教育政策也

寥寥无几。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欧盟及其成员国日益认识到本国、本地区的竞争力有赖于各

国人力资源素质的高低,因此逐渐加大了对教师教育的关注力度。除了制定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教

师教育政策之外,还构建了多样化的政策实施路径,以确保教师教育政策的实施成效。

2007年5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提升教师教育质量》的报告。该报告对教师教育的重要性进



行了陈述,并对2000年“里斯本进程”(LisbonAgenda)提出以来,欧盟在教师教育及培训方面所开

展的工作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在此基础上,报告提出欧盟教师教育发展应集中在6个主要领域,即
终身学习、教师必需的技能、反思性实践与研究、教师资格标准、高等教育阶段的教师教育、教师的

社会角色。基于这个报告的分析和建议,欧盟议会于2007年7月审议通过了同名报告,并具体提

出欧盟在教师教育领域的9项政策,于2009年11月通过了《教师及学校领导者专业发展》的报告。
该报告强调了教师及学校领导者素质的重要性,强调了教师教育政策对教师和学校领导者的价值,
并提出了欧盟教育政策应向教师教育及学校领导培养方面倾斜的具体事项。

总体而言,欧盟参与教师教育领域事务的时间相对较晚,许多政策正处于制定阶段或者是实施

的初级阶段,因此,与欧盟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高等教育政策相比,欧盟教师教育政策体现出一定

的不完善与不成熟性。尽管如此,欧盟教师教育政策包含了较为丰富的内容,包括构建共同的教师

标准、提升教师教育质量、加强教师入职教育、促进教师在职专业发展、实现教师教育一体化、构建

完善的教师队伍建设机制、培养教师多样化的技能及构建教师教育指标体系等。教师教育政策的

重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规范教师资格标准,为教师和学校领导者的专业发展提供一致和一

贯性的支持;二是强调教师及学校领导者的跨国流动和交流。欧盟教师教育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如明确了教师能力和资格的共同原则、构建了教师教育政策对话机制、优化了职前教师教育模

式、为在职教师提供了专业发展的平台等,不仅体现了欧盟及其成员国试图通过规范教师教育事业

为欧洲一体化奠定基础的诉求,也符合当前世界教师教育事业的发展潮流。

四、欧盟教育政策的发展走向

当前,欧盟教育政策的发展已进入了全面治理阶段,试图通过终身学习政策全面融入和参与到

成员国的教育活动当中。但欧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遭遇了诸多的问题和困难,而且直接与

教育需求紧密相关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日益突出。作为致力于欧洲治理的一个政治联合体,欧盟

要把欧洲建设成为最具竞争力和活力的知识经济区仍存在诸多的挑战。基于欧盟教育政策近些年

的发展动态以及欧盟教育政策所处的环境和面对的形势,欧盟教育政策将呈现出以下4个方面的

发展走向:
(一)追求政治认同,突出一体欧洲的价值目标

纵观欧盟教育政策的历史变迁,可以看到欧盟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战

后初期,主要是追求和平的普世价值,50至80年代中期强调追求经济发展的经济理性价值,80年

代中期至90年代末期转向经济和政治双重一体化的实用价值,新世纪以来则发展为追求经济、政
治、文化和社会多向发展的多元价值。但是,随着新世纪以来越来越严重的人口老化、经济衰退、民
主赤字、文化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欧洲实际上正面临全面危机。在当前这个后金

融危机时代,欧洲内部对于欧盟的前景主要有两种判断:一种是悲观的判断,认为欧盟会因为财政

危机和利益纷争而分崩离析;另一种是乐观的判断,认为欧盟会推动一体化向纵深发展,使欧洲变

得更具竞争力。
无论是从目前欧洲区域化发展的重点转向来看,还是从应对当前欧盟面临的各种危机和挑战

的现实需求来看,欧洲一体化将主要是政治一体化。实现欧洲政治一体化或许是欧盟当前和未来

发展的一项核心任务。欧盟各领域的政策都将受其影响,教育政策也不例外。促进欧洲政治一体

化必将是欧盟教育政策未来发展的根本追求。因此,政治认同成为当前欧盟在各领域包括教育在

内的政策的最高价值目标。只有在这个最高目标顺利推进和实现的前提下,其他各领域政策的价

值目标才可能真正实现。
从教育政策领域而言,欧盟将围绕服务政治认同这一核心价值制定教育与培训的具体政策目

标,比如提升教育质量、倡导教育公平、推动终身学习等。这些具体的价值目标与政治认同这一最



高目标形成相互支持和制约的“一与多”的关系。因此,可以预见,在欧盟实现其政治一体化之前,
追求政治认同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欧盟教育政策的最高价值目标,教育政策的制定将围绕

这一目标而展开,并通过落实和深化“欧洲维度的教育”进一步推动欧洲的政治一体化。
(二)完善标准体系,兼顾质量和效率

随着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质量成为全球教育领域关注最多的一个问题。关注并提升教育质

量已成为当今世界教育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致力于欧洲统一和复兴艰巨任务的欧盟显然对教育

质量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在多个基础性政策文件中都要求为欧洲公民提供

“优质”或“高水平”的教育。新世纪以来,欧盟首先在“ET2010”战略框架中提出使欧洲教育成为

“世界教育质量的参照系”的远大目标,接着在“ET2020”中将提升教育与培训的质量作为欧洲教育

与培训未来发展的4项核心战略之一。在普通教育中,明确要求把质量保证作为教学的重要目标,
在中小学普遍采用校外评定(externalevaluation)方式对学生学业水平进行考察。提升教育质量必

将成为欧盟教育发展的一项优先政策。
在实现教育的规模效应之后,欧盟一方面强调教育的质量提升,另一方面又要注重教育的效

率,将教育的投入和产出作为未来政策重点关注的领域。新世纪以来,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

家相比,欧盟教育投入与产出仍处于一个令其尴尬的境地。根据欧洲统计局发布的几份调查报告

显示,欧盟教育体系最近几年存在高投入低产出的现象[6]:一是高等教育学习年限延长,学生留在

大学里的时间有所增加,从经济的角度反映出教育投入与产出的比率低下;二是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人数减少,欧盟中小学在校生的总人数在10年间减少了7%,东欧国家减少的比例高达26%~
37%;三是中等后教育阶段出现了高辍学率,10年间,25~29岁之间的人接受教育的比例由大约

20%降到了10%;四是教育经费私人投入所占份额偏小。欧盟教育经费投入占GDP比例较高,其
中公共投入所占比例高达79.4%。近年来,高额投入低效产出的问题已引起了欧盟的高度重视和

关注,改善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提高教育的效率,正日益成为欧盟教育政策关注的重点和优先的

领域。
(三)消弭教育差异,促进均衡发展

尽管欧盟各国均有义务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保障所有欧盟公民不受居住地制约享受优质的

教育资源,但教育地理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性,成长与生活的地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育

机会与学业成就。这种不均衡性在欧洲由来已久且积重难返,这样的现状对欧盟实现教育一体化

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障碍。实际上,欧盟国家间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呈现出从北向南的梯度走势,北
欧国家最佳,其次是西欧,南欧和中东欧相对较差。因此,如何消除或缩小教育的地区差异是欧盟

当下及未来最为紧迫的任务。[7]

2012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迪米特里斯·巴拉斯博士(Dr.DimitrisBallas)领衔的研究小组向

欧盟委员会提交了题为《警惕差距:欧盟各区域间教育的不平等》(MindtheGap———educationine-
qualityacrossEUregions)的调查报告,通过对欧洲统计局提供的描述教育地域差异的一百多份图

表所包含的数据和信息进行分析和研究,最后得出4个主要结论[8]:一是学习障碍上的地区差异是

导致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之一;二是教育的地区差异导致了欧盟各区域间的不公平,同时使

得人才向发达地区外流;三是整个欧盟地区教育不平等的性质、规模和影响有很大的不同,必须通

过政策性手段予以平衡;四是欧洲结构基金的有效使用可以平衡教育的区域差距及其影响。欧盟

委员会对这一报告和结论高度重视,随即发布《报告突出教育的主要地理差距》(Reporthighlights
majorgeographicdisparitiesineducation)报告,通报了巴拉斯研究小组的研究结果。为了帮助成

员国消弭差异,推进教育公平,欧盟委员会承诺,在2013年将向成员国提供更多推进教育与培训公

平的参照标准和政策建议。可见,教育发展的地区差异已经引起了欧盟的高度重视,如何消除或减

少这种不平衡性是欧盟实现教育一体化目标亟须解决的重要课题,也是影响欧盟未来教育政策制



定的重要因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欧盟地理范围第6次成功扩大,人口、政治、经济和文化

等多方面的冲突和威胁也变得更加严重,欧盟无论是在教育的资金投入还是政策管理抑或合作交

流等方面,都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尽管欧盟通过苏格拉底计划和达芬奇计划取得了一些成效,“哥
本哈根进程”和“博洛尼亚进程”也进展顺利,但在教育领域仍然存在众多的不公平现象,尤其在移

民教育、语言教育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已产生了诸多问题和冲突。因此,欧盟在未来除了致力于从国

家层面和地区层面推进教育均衡发展之外,也将积极致力于教育公平的具体落实,从提供充分的学

习机会,到课程与教学中方法到内容的公平意识,再到学习结果评价的统一标准等方面,体现教育

整体的社会融合功能。
(四)推进终身学习计划,带动教育全面治理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欧盟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和报告,大力宣传和落实终身学习政

策。1994年,欧盟发布题为《发展、竞争和就业》的报告,将推行终身学习作为欧盟应对新经济挑战

的“战略性计划”,并倡导成员国教育机构以此为教育发展的总目标。自此,终身学习在欧盟的重要

地位首次得到明确。1995年,欧盟发布报告《教与学:迈向学习社会》以进一步落实和推进终身学

习计划,并于该年出台了两个以推行终身学习为目标的综合性教育行动框架———苏格拉底计划和

达芬奇计划,同时,欧盟将1996年定为“欧洲终身学习年”。2000年,欧盟里斯本会议发表《实现终

身学习的欧洲》(MakingaEuropeanareaoflifelonglearningareality)宣言,欧盟以新的目标和高

度对终身学习战略重新进行了统一规划和部署,将终身学习作为全方位、跨领域的社会系统工程进

行建设,把终身学习置于前所未有的战略地位。2006年,欧盟将一些重大教育计划进行整合,启动

了“2007—2013年终身学习整体行动计划”。为配合该计划的实施,打通欧洲各国教育和培训体制

并促进学习资格互认,鼓励学习者和劳动者跨国流动,欧盟委员会于2008年4月公布了《欧洲终身

学习资格框架》(theEuropeanQualificationsFrameworkforLifelongLearning,2008)。2009年5
月,欧盟教育部长理事会通过欧盟教育和培训下一个十年的战略框架———“ET2020”,该框架首要

目标就是使终身学习和自由流动成为现实。2012年,欧盟委员会发布《终身学习计划实施建议

2013》(CallforProposals2013———LifelongLearningProgramme),出版《终身学习计划指南2013》
(LifelongLearningProgrammeGuide2013),对2013年终身学习计划的实施提供详细的指导。

从长远看,欧盟教育政策将以终身学习计划为主要手段。这一方面是因为终身学习计划经过

多年发展已经从理念和实践两个层面为欧盟教育治理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另一方面,终身学习对当

前及未来知识经济和多元文化社会发展具有很强的适应功能。此外,将终身学习作为其长期的教

育政策还具有明显的功能主义的价值偏向。一方面,欧盟当前正面临着人口、经济、政治和文化等

方方面面的危机,其中有些问题和挑战可以通过单纯的经济手段加以解决,但人力资本的积累、认
同危机的消解、文化冲突平息需要长期的综合治理才可以实现,而这种长期的社会治理根本上是对

人的改造和治理,需要通过教育这一手段来完成。因此,从治理的角度,充分利用教育的社会融合

功能可以帮助欧盟走出当前的困境。另一方面,欧盟的长远目标是实现真正的欧洲统一,但从目前

来看,欧盟在安全、外交、军事等涉及国家核心主权的领域仍显得力不从心,在教育及文化领域也只

具有辅助、协调和补充的权能。因此,欧盟不得不采取更具有弹性的手段或政策对欧盟国家教育及

文化发展进行干预,而终身学习作为一种普世共识并不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它可以降低欧洲民族

主义者或是国家主义者对欧盟涉及国家主权的警惕。因此,欧盟将会长期采取终身学习这一弹性

的政策,以推进“欧洲维度”或“欧洲认同”的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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